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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歴史研究】

禪林筆記與大慧派禪僧仲溫曉瑩

張　　超＊　

（日本 駒澤大学）

一

　一般認為，禪林筆記（亦稱「宗門隨筆」、「禪林軼事小說」）始於中國北

宋末臨濟宗詩僧和史家惠洪（亦名德洪，1071-1128）的《林間錄》一書。

這一書寫傳統在南宋時期發展成熟，並至少一直延續到明代（作品見以下禪

林筆記列表 1）。這些文本全部由臨濟宗、特別是大慧派僧人編寫 2，每部由

約一百到二百不等的條目組成，每一條目平均三四百字相對短小，主要記述

十至十四世紀間幾千名禪林僧俗的軼事傳記，包含大量禪宗機鋒對話、詩文

偈頌，以及一定數量的佛教歷史和語彙考證、經典教義闡釋、神異感應故事

和宗教政治事件。隨著中日禪林的交流，這些中國僧人的著作也被帶至日

本，在兩國分別流傳至今，留下眾多中日刊本、寫本和注本，形成一個可觀

的文本體系。筆記的編撰者、序跋者和評註者中，既有極具影響力的僧人，

如惠洪、宗杲（1089-1163，號妙喜、佛日、普覺、大慧等，以下簡稱大慧）、

義堂周信（1325-88）、無著道忠（1653-1745）、白隱慧鶴（1685-1768），也

有林羅山（1583-1657）這樣的一代大儒。一些作品更是作為中國歷代佛教

著作的佼佼者，被收入大藏經或是《四庫全書》等教外權威叢書 3。

 　　　　禪林筆記列表

 一、林間錄，惠洪，1107年序

 二、羅湖野錄，曉瑩，1155年序

＊日本学術振興会外国人特別研究員・駒澤大学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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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慧宗門武庫，大慧，1186年序

 四、叢林公論，惠彬，1189年序

 五、感山雲臥紀譚，曉瑩，約 1191-1205年間

 六、叢林盛事，道融，1197年序

 七、人天寶鑑，曇秀，1230年序

 八、枯崖漫錄，圓悟，1263年跋

 九、山菴雜錄，無慍，1376年序

　然而，這一從十二世紀起便在中日禪林內外得到廣泛關注的文學遺產，卻

一直以來沒有引起東西方學界的足夠重視，無論是單本著作的校點譯註或深

入解讀，還是從文類的角度對全體作品加以整體關照的研究都還不盡人意 4。

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禪林筆記由典型的宋元禪宗語言撰寫而成，

充斥宗門典故及晦澀難懂的「活句」，造成不小的閱讀障礙。其次，筆記所

載內容多樣，涵蓋禪宗歷史、教義、僧團組織、儀式、美學思想等諸多領

域，且涉及宗教內外大量歷史人物和事件，因此需要以多學科的綜合視角加

以解讀，這也給研究增加了困難。最後可能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是，如同中國

文人筆記小說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主流古典文學的陰影之下，被認為是「道聽

途說」、「不入流」的可疑資料而被束之高閣一樣，禪學研究中，相對於燈

錄、語錄、公案集等「核心」文本，筆記也往往因為其邊緣性而受到忽略。

　禪林筆記這一文類的特色首先反映在文本形式的碎片化。一般佛教史傳集

的條目都遵循一定的組織原則。如南宋《佛祖統紀》的紀傳體，南宋《釋氏

通鑑》的編年體，「高僧傳」系列的十科分類體，亦或是禪宗燈錄的譜系體

等。而禪林筆記的條目是任意排列的，非常不利於閱讀定位。事實上，多位

作者在序跋中坦言，書中所載均來源於個人交往、回憶或日漸積累的摘錄，

所謂「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5。所以，這些文本並不是經過事先構思的

預設書寫，而是瑣碎訊息的隨意堆棧。它們最初可能是禪宗史家為編撰正史

而建立的素材庫，之後在宋代文人筆記全面發展的大環境下逐漸演化為獨立

文體。

　其次，禪林筆記包涵極其豐富的史料，與其他佛教史籍間的互文性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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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的書寫目的之一即是將不在叢林廣泛流傳的人物和事件保存下來公之於

眾。因此，筆記作者往往通過採擇多種性質不同的素材（行狀、個人經歷、

私人談話、公眾演說、金石銘文等），提供大量首度披露的獨家史料，這些

信息有時甚至與禪宗正史內容明顯相左。所以，禪林筆記有助於突破我們對

這一時期禪宗認識的盲點，或是考察一些禪宗正史閃爍其辭的敏感話題。另

一方面，一些作者藉助筆記這種主觀性較強的書寫形式，有意識地補充、修

正、評議其他佛教和禪宗史籍，促成文本間的對話，向讀者提供有關同一人

物或事件的多方面訊息，或是指出文本背後的歷史書寫理念。

　最後，人物塑造和人物品藻也是禪林筆記十分突出的方面。第一部筆記

《林間錄》的書名據說來源於作者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的經歷 6。體現

魏晉清談的文人筆記《世說新語》（5世紀上半葉）及其在後世形成的「世

說體」傳統，對惠洪等禪門作者的影響似乎不止於書名。同《世說新語》一

樣，大多數禪林筆記條目圍繞一個或多個人物展開，一些人物在多部筆記或

同一作品的多則條目中反復出現，將一般禪籍中孤立的個體串聯起來，凸顯

出當時禪宗的社交網絡和群體動向。其次，禪林筆記也不追求完整的歷時性

生平介紹，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個別的典型事件或言論，生動刻畫人物的精

神境界、性格特征或教學風格，具有很高的文學和審美價值，讓人過目不

忘。再次，雖然禪林筆記沒有確立類似「世說體」的人物品藻類目，但對修

行和道德的品評意識同樣強烈。一些作者在條目最後附上類似歷代正史中

「論贊」的評語，極力推崇有助於「輔宗教」的「典刑」，即禪宗理想人物 7，

在為讀者提供談資之餘，也樹立起便於模仿的行為楷模。因此，與《世說新

語》的「魏晉風度」相對應，禪林筆記勾勒出的可以說是一幅「宋型宗門風

度」的群像。

　文類的誕生是當時知識人生活的寫照，禪林筆記便是僧團精英在宋代禪宗

意識形態和文人筆記發展共同影響下的產物。在宋代全面制度化的禪宗，除

了編訂更為周詳的清規和更為系統的教義，也產生了整體構建宋前和當代宗

門歷史的強烈欲求。而隨著宋代禪宗僧團的不斷文人化，越來越多的僧人確

實具有了從事歷史書寫的文字表達能力和史學意識 8。因此，在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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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燈錄體的同時 9，宗門創造出一系列新型歷史書寫形式，以整合當

時日趨豐富、性質各異的史料。在宋代進入成熟期的文人筆記書寫正是迎合

了禪宗的這一需求。文人筆記在宋代不僅在數量上突破以往，達到五百多

部，而且內容也更為多元，另外筆記文本身的結構也從此時固定下來。這種

歷來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邊緣書寫，因其形式靈活且利於主體意識表達，

從北宋中期開始獲得歐陽修（1007-72）、蘇軾（1037-1101）等一流文人的

青睞而流行開來 10。禪林筆記即是將宗教史傳披上俗世文學外衣而成的宋代

禪宗新文體之一，在構築宗門自我身份和集體記憶的同時，也因為更符合士

人的閱讀習慣，而將傳教有效地延伸到了整個知識人階層。

二

　以下將以一位禪林筆記作者─臨濟宗大慧派僧人曉瑩（字仲溫，號雲臥

菴主）為例，具體介紹二部筆記作品。從上文的筆記列表中可以看到，曉瑩

是唯一一位留有兩部作品的作者。儘管惠洪《林間錄》是筆記文類的初音，

但曉瑩作品的影響可能更大。一方面，二位後代作者在序跋中都表明自己是

因受到曉瑩筆記啟發而著書，即有意識地去繼承他所確立的書寫模式 11。另

一方面，後代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也確實更接近曉瑩的筆記 12。因此，可以

說曉瑩是禪林筆記的實際奠基者。

　有關這位南宋初禪僧的生平，傳世文本中資料極少。明代《續傳燈錄》

（1375-76）首次將其列為大慧法嗣（九十四位法嗣中第五十四位）13，而他

的傳記要等到《增集續傳燈錄》（1417）和《大明高僧傳》（1617）中才出

現，內容十分簡略 14。除此之外我們所能找到的，只有大慧下二世居簡

（1164-1246）為他和另一位臨濟楊岐派禪師共同撰寫的一篇祭文〈祭羅湖雲

臥菴主瑩仲溫雪堂老宿聰首座〉15，以及曉瑩本人文字中自述的零星內容了

（見下）。從這些十分有限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其一，雖然

與大慧的師承關係得到了宗門認可，但曉瑩的宗教經驗和成就似乎並不突

出。他的傳記資料中沒有出現語錄等教義教學內容，他的名下也沒有正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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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其二，作為被納入禪宗譜系的精英僧人，曉瑩對僧團的價值體現在他的

文字、特別是他的筆記，在禪宗集體記憶中，他是以學問僧、詩僧或隱者的

形象出現的。

　以下我將在上述傳記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各類文獻，嘗試還原曉瑩一

生的大致輪廓。首先，有關僧人的生卒年代，目前所有一手資料中都沒有記

載。在他的第二部筆記《感山雲臥紀譚》（以下簡稱《感》）所附長信〈雲臥

菴主書〉（以下簡稱〈書〉）中有「愚行年六十有八」的自述 16，因此學者多

以〈書〉的寫作年代為線索，推算曉瑩生年。如柳田聖山〈禅籍解題〉認為

此信晚於 1183年，而推出曉瑩可能生於 1116年 17。椎名宏雄則認為此信作

於 1178年以後，並推出曉瑩生於政和年間（1111-20）、卒於淳熙末年（1189）

的結論 18。我的觀點是〈書〉成立的時間可能更晚，約在 1191-1205年之間，

曉瑩的生年由此在 1122年以後，論據如下。

　首先，曉瑩在〈書〉末寫道，自己前一天聽說同門宗演（即收信人）推辭

了出世福州秀峰寺的召請 19。由於這一召請是由趙汝愚（1140-96）擔任福

建軍帥期間（1182-85）向宗演提出的 20，所以這封信的寫作時間至少從

1182年起。其次，曉瑩在〈書〉中多次提及《感》書，這表明前者的成立

時間不會早於後者。那麼《感》是何時成書的呢？有關這個問題，有如下幾

種意見。

 ・元代《佛祖歷代通載》（1341）給出 1155年 21。而這一時間早於《感》中多
則軼事的發生年代，所以肯定有誤，可能是編者套用了曉瑩第一部筆記《羅

湖野錄》（以下簡稱《羅》）自序的年份。這一觀點被小野玄妙《佛書解說大

辭典》沿用 22。

 ・柳田聖山認為該書大致作於 1178年，沒有給出解釋 23。椎名宏雄和石井修

道沿用此論 24。
 ・陳士強指出本書中時間最晚的記事為〈御註圓覺經〉條，以宋孝宗趙眘

（1162-89在位）為主人公 。由於在條目中使用了趙眘的廟號「孝宗」，所以

本書只能寫在 1190年之後。此外，他還將本書的最晚成書時間限制在寧宗

嘉定末（1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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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以廟號為依據的話，趙眘實際是在 1194年去世後才獲得「孝宗」

之號的 26。但是由於手稿中的帝王稱謂經常會在後代刊印之時被更改，以符

合刊印時代的視角，所以似乎應找出更為直接的論據。事實上，〈御註圓覺

經〉條最末提到受賜御註《圓覺經》的徑山傳法僧寶印，說他「示寂諡曰慧

辨禪師」27。據《五燈會元》記載，臨濟楊岐派克勤（1063-1135，號圓悟，

以下簡稱圓悟）下二世寶印禪師於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七、即 1191年 1月 4

日去世 28。因此，《感》書應成立於 1191年之後。此外，《大慧普覺禪師年

譜》（以下簡稱《年譜》）後附有編訂者宗演寫於開禧乙丑（1205）的跋，其

中強調他是根據曉瑩〈書〉中指出的勘誤意見對住越州興善寺僧祖詠所作

《大慧年譜》進行了修訂 29。所以〈書〉的撰寫時間應在此年以前。綜上所

述，我認為〈書〉可能在 1191-1205年之間的某個時間寫成。至於曉瑩去世

的時間，《增集續傳燈錄》中〈吉州青原信庵唯禋禪師〉傳提到紹熙三年

（1192），大慧下二世唯禋過世後，曉瑩為這位法侄兼摯友撰寫了行狀 30。所

以，很可能到這一年他還在世。

　以下是曉瑩宗教生涯中的主要事件。生於洪州（今江西南昌），在 1141-

1155年大慧貶謫衡、梅（今湖南衡陽、廣東梅州）期間，成為大慧親近弟

子，在梅州報恩寺任堂司一職時，受到大慧贈予自己說法所用著名法器「竹

篦」。1156年，長年邊地流離之後，大慧終被恢復僧籍，次年出世聚集一萬

二千眾的明州阿育王寺（今浙江寧波）。在這苦盡甘來之際，曉瑩沒有追隨

老師，而是獨自來到位於洪州東南六十公里處的羅湖地區（今江西撫州），

「杜門卻掃，不與世接」31。但在這段隱居生活期間，他不僅繼續保持和大

慧僧團的聯繫，還編撰了第一部筆記作品《羅》，深切緬懷師友及北宋禪林

的舊聞軼事。1163年，大慧去世前後，曉瑩前往徑山能仁寺（今浙江餘杭）

治喪，擔任掌記。此後，他於 1171年遷至城山（位置不明），所建茅舍以士

人孫覿（1081-1169）所書「雲臥菴」命名，且從此自號「雲臥菴主」。因

「山頂高寒不適老者居住」32，又於 1178年跟隨徒弟改遷曲江感山海慧寺

（今江西豐城）。該寺條件艱苦，只靠親舊出資建造小輪藏維持生計，這樣的

生活可能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曉瑩生命的最後。他的第二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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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感》是在這段晚年時光寫成的。

　除了筆記，曉瑩還緊隨當時禪門熱衷為名僧大德單獨立傳的潮流，著有至

少〈大慧正續傳〉、〈無垢聞道傳〉和〈無著投機傳〉三篇單傳，分別記載老

師大慧、同門居士法嗣張九成（1092-1159）和同門尼僧法嗣妙總（1095-

1170）的禪門經歷。它們均由另一部宋代禪林筆記《人天寶鑑》援引而保存

下來，提供了不載於當時其他文獻的珍貴信息 33。此外，曉瑩還十分關注當

時其他佛教史書的撰寫，因不滿僧人祖琇所撰佛教通史《隆興佛運統紀》的

紀年偏差，自己製作了一幅〈釋迦文佛住世圖〉，將佛陀釋迦摩尼的一生以

圖像年譜的形式表現出來，可謂佛教歷史書寫的新穎體例 34。在詩學成就方

面，《四庫提要》稱曉瑩「頗解吟詠」35，他曾被南宋出版家陳起選入《聖

宋高僧詩選》，但留下的完整作品只有〈南昌道中〉及〈書〉中自撰的四首

偈頌 36。釋紹嵩（1194-？）《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中收有曉瑩一百三十多

句殘詩，可見其當時創作之豐富 37。

　從以上的生平概況可以看出，無論在隱居之前還是之後，大慧及其眾多僧

俗弟子形成的禪宗社交網絡，構成了曉瑩生活和創作的軸心。網絡成員不僅

直接參與到他的宗教活動中，而且還是他文字實踐（筆記、傳記創作、書

信）的母題。

　作為曉瑩嗣法師和宋代禪宗領軍人物之一的大慧，對曉瑩的影響是持久、

全面和深刻的。他的二部筆記中涉及大慧的條目最多，且在不少記事中都強

調信息源自大慧本人，而〈書〉更是致力於《大慧年譜》的修正。大慧以

外，〈書〉的收信人、同門宗演禪師也是曉瑩欽仰的知交之一。這位現存

《年譜》的編訂者參詢大慧開悟後，在徑山與老師分座說法，被曉瑩譽為

「辣手段、大鉗鎚」38。宗演也深受大慧影響，與幾位同門共同編訂三十卷

《大慧廣錄》，在大慧去世後甚至決意不再離開師門徑山一步，多次推辭住持

召請，雖然最終還是在晚年被推出常州華藏寺（今江蘇無錫）39。他的語錄

很快就被編入 1238年刊行的《續刊古尊宿語要》流行 40，眾多頌古也散存

於《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宗鑑法林》等書。這些法語除了反映僧人的禪學

修養，也體現出精湛的文字駕馭能力。宗演可能於 1205年後不久去世，擁



− 186 −

有四位正式法嗣 41。另一位與曉瑩頗有交情的大慧派人物是上文提到的尼僧

妙總。作為男性禪師的曉瑩，不僅請這位女流為自己的著述《羅》作序，還

為她專門立傳，這在整個佛教史都是極為罕見的現象，推崇可見一斑 42。妙

總出身官宦之家，為北宋宰相蘇頌（1021-1101）孫女，婚後皈依佛門，參

遍禪德，獲得了包括曹洞禪師清了（1088-1151）在內眾多名僧的法印。而

她始終懷疑自己的修行水平，直到受到大慧首肯，繼而專程前往徑山跟隨大

慧修行，一坐二十多年，成為大慧的主要法嗣之一。其犀利潑辣的禪風，特

別是作為女性向宗門父權的大膽挑戰，贏得了男性禪師的尊重和讚譽 43。離

開徑山後，妙總於 1162年六十八歲之際終於正式剃度，次年出世平江資壽

寺（今江蘇蘇州），但不久即隱退故鄉，直到 1170年逝世。雖然沒有正式法

嗣的記載，妙總的語錄和傳記存於多種佛書 44。同曉瑩和宗演一樣，她也顯

示出充分的文學才能，詩作為清代《宋詩紀事》所收 45。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曉瑩的「方外友」孫覿。曉瑩在 1171年以孫氏生前所

贈「雲臥」二字命名自己的菴舍，且從此自號「雲臥菴主」，稱孫氏為「知

予者」46，可見孫氏對他意義特殊。鴻慶居士孫覿官宦生涯臭名昭著，屢次

因無操守而遭羈管免職、同輩貶斥，《宋史》無傳 47。但文章卻是一代楷模，

南宋初與汪藻（1079-1154）、洪邁（1123-1202）、周必大（1126-1204）齊

名 48，甚至被譽為蘇軾「遺體」49。孫覿對佛教的傾心從他的文集中不難看

出：大量有關佛教活動的〈請疏〉、禪師〈塔銘〉、〈真贊〉，特別是與大慧之

師圓悟及雲門僧人智訥（1079-1158）的親近往來 50。此外，孫覿從子、兵

部郎中孫大雅（活動期 1133-65）也是大慧門下「恪誠扣道、親有契證」的

士大夫之一 51。曉瑩與孫覿的相識可能正是通過孫家與克勤─大慧一脈的聯

繫。老年孫覿自紹興中期開始遠離朝政，隱居太湖直到去世，曉瑩在彼時遇

到的他可能更是一名純粹的文人，其對佛教的支持和「晚而愈精」的文采自

然促成了二人的友誼 52。除了在《感》書自敘和〈書〉中提及孫覿，曉瑩也

在筆記中記載了一則他的讖言軼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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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對曉瑩的生平、著述、宗教環境和交友圈有了大致的了解後，現在我將

簡要介紹一下他的兩部代表作《羅》和《感》的構成，以及它們內容上的特

色一種。

　二書的成書時間上文已提到，《羅》約在 1155年前後，《感》在十二、

十三世紀交替之際。《羅》在中日兩國都有流傳，有近二十個刊本、包括林

羅山所書的三個日本寫本和至少五個日本手抄注本。在中國明代入《嘉興

藏》，清代與《林間錄》一起被列入總共十三部著作的《四庫全書》子部釋

家類，在日本則被收入近代的《大日本續藏經》。據椎名宏雄推測，此書在

中日的傳播彼此獨立。而《感》書似乎在宋代刊行之後就在中國本土失傳

了，目前存本都出自日本，約有刊本近十種，寫本二種。江戶時代，無著道

忠為兩書共通記事作《雲臥紀談対校》一卷，元珍著有《感山雲臥紀談輯

略》四卷，對筆記本身和附信都作了十分詳盡的註解。本書也收在《大日本

續藏經》54。

　《羅》（流布本為續藏經本）由上下兩卷九十七則條目構成，前附有曉瑩

1155年自序，後附有尼妙總 1160年跋 55。我在閱讀中發現本書與《雪堂行

和尚拾遺錄》內容有相當的重合。《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亦名《宗門武庫拾

遺》，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大慧同輩、臨濟楊岐派僧人道行（1089-1151）所作，

附於《大慧宗門武庫》一起流傳，石井修道曾將其列為禪林筆記一種 56。此

書共計 37則條目，其中與《羅》全部或部分重合者多達十六則，與《林間

錄》和《感》重合者各一則。另外，書中有五則條目記載道行本人言行，而

使用第三人稱記敘。以上種種跡象看來，《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似乎不是道

行所著，具體性質還有待進一步考察。《感》（五山版巖瀨文庫本）由上下兩

卷九十六則條目構成，前附曉瑩自序，後附三萬字〈書〉，主要糾正祖詠

《大慧年譜》和當時其他一些佛教史傳的編寫錯誤。從江戶時期《感山雲臥

紀談輯略》起，每則筆記條目被冠以題名形成目錄附於文首。

　從傳記資料角度來看，二書條目主人公大多生活在十一世紀初到十二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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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近二百年間。除了佛教僧團以外，以宋代知名士人和君王為主的俗世崇

佛群體也是重要記述對象，相關條目超過二書的四分之一。僧尼人物中臨濟

宗為數最多，其次是雲門，曹洞僅 5人，法眼 2人，溈仰 1人。臨濟內主要

是黃龍和楊歧二支，數量上大體持平。黃龍派禪師中記述最為豐富的是慧南

（1002-69）下二世悟新（1043-1116）12則和惟清（卒於 1117）9則。這兩

位北宋後期臨濟宗的靈魂人物，特別是前者的傳記，也是〈書〉的關注重

點。楊歧方面，涉及大慧本人言行的條目最多，約佔二書內容的六分之一。

其次是楊歧「三佛」中的佛果圓悟 12則和佛眼清遠（1067-1120）8則。此

外，以大慧直系法嗣為主要人物的條目有 16則，大多介紹少有傳記資料的

弟子，如薦福悟本、枯木祖元、書記修仰、舟峰慶老（卒於 1143）、祖麟、

大悲閑、信無言等。二書所述人物事件富含細節，基本不見於其他同時代資

料，因此無論是研究北宋黃龍派、兩宋之際的楊歧和大慧僧團，還是考察宋

代士人皇族的個人宗教實踐，這二部筆記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是佛教正

史傳記的有力補充。

　從宗教學角度來看，二書透露出當時禪宗生存狀態的多方面信息。比如在

之前的一篇研究〈禪林筆記與宋代中國佛教法系建設〉中，我系統觀察了包

括二書在內的宋代禪林筆記中有關師徒法系繼承糾紛的一系列記載，發現這

些筆記資料所體現的禪宗傳法情況與燈錄等禪宗正史資料有較大出入。如果

說後者致力於描繪一師一徒明確對應的、以純精神共鳴為基礎的、崇尚老師

權威的傳法理想的話，筆記則可能揭露出更為現實的一面，即禪門承嗣關係

的多邊性、爭議性和世俗性。這些承嗣矛盾可能一方面源於宋代禪宗承嗣制

度中老師和學僧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即學僧實際在選擇法系上具有壓倒老師

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同宋代世俗官僚系統一樣，宋代禪宗僧人的高流動性

可能也是師徒關係複雜化的原因之一 57。

　除了法系問題，女性禪修者地位在宋代的上升也是曉瑩筆記中較為突出的

方面，以下在本文的結尾簡要介紹一下這一主題。雖然禪宗在教義上宣揚眾

生皆可成佛，但事實上被宗門認可的女性為數極少。比如集宋代燈錄大成的

《五燈會元》（1252）是宋代燈錄中收入女性數量最多的一部，但皇皇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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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千禪宗精英傳記中，只載有二十一位女性法嗣，其中宋人十四位，九位

尼僧，五位在家人 58。曉瑩二部筆記一百九十三則條目中，載有六位宋代女

性的修行軼事，這個比例明顯高於同時代其他禪宗史傳。這六位女性中，四

人在南宋即被納入宗門法系，其餘二人在明代。六人中五人臨濟一人曹洞，

五位尼僧一位在家人。而最後這位名為「俞道婆」的金陵（今江蘇南京）小

商販，是整個禪宗史上第一位以法嗣身份被載入燈史的社會底層女性。這裡

試簡單討論尼僧的情況 59。以下先對五位尼僧的生平作一大致介紹，再談談

我的思考。

 ・空室道人智通（卒於 1124），法名惟久，黃龍派惟清以「空室道人」號之，

為叢林知名。直龍圖閣范珣之女，嫁與蘇頌孫蘇悌，因從兄守官豫章分寧

（今江西修水），遂參黃龍派悟新禪師于雲巖寺，得法。政和間（1111-18）

居金陵，受到當時住蔣山的圓悟以及清遠禪師稱賞。後於姑蘇西竺院（今江

蘇蘇州）薙髮為尼，宣和六年趺坐而終。《羅》為最早記載尼惟久的資料，

與之後首次將該尼列入法系的《嘉泰普燈錄》傳記內容基本不同 60。
 ・浄智大師尼慧光（卒於 1124-26間），史家范祖禹（1041-98）姪，嗣法曹洞

宗法成（1071-1128），宣和三年（1121）敕住東京開封妙慧尼寺。徽宗朝

（1100-26），曾受朝廷賜法衣，於御前說法，聽眾無不歎服。去世後，中書

舍人韓駒（卒於 1135）撰其塔銘。《感》為最早記載尼慧光的資料，內容相

比《嘉泰普燈錄》慧光傳更為豐富 61。
 ・曉瑩三位同門：大慧法嗣無際道人尼慧照（卒於 1177）、超宗道人尼普覺和

關西尼真如。前二位彼此相識，分別為兵部侍郎張淵道之女及兵部和戶部侍

郎劉岑（1087-1167）猶子之母。二人拜在大慧門下並非偶然：無際道人的

落髮師正是尼妙總，而劉岑也是大慧派知名的「解空居士」62。二人曾一同
在徑山學法，之後無際出家並繼任其師妙總在資壽寺的法席。乾道七年

（1171）遷臨平明因寺（今浙江杭州），淳熙四年去世，荼毗時有舍利等異象，

臨時停放灵柩的地方還出現湧泉 63。至於尼真如，原本為負責記錄天子行事
的女官內夫人，因服侍崇佛的徽宗貴妃喬氏，得以剃度出家參訪四方。在小

谿雲門寺（今福建泉州）向大慧求法，受到大慧極力稱讚 64。據《年譜》所
載，紹興十五年（1145）大慧曾為她說法，次年，受真如請又作〈補阤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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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文殊問疾讚〉二文 65。三人中無際道人在南宋成書的《年譜》中被列
為大慧法嗣，尼普覺和尼真如的法嗣地位在明代《續傳燈錄》中得以確

立 66。除了筆記，三人傳記資料均不見於其他宋代禪籍。

　二部筆記高度肯定這些同時代尼僧的修行境界，不僅強調圓悟、大慧等一

代宗師身體力行大力宣傳這些「女流中真大丈夫」67，還記敘了女禪師同男

禪師一樣受到俗世政權的禮遇。從倫理和美學角度來看，自信、大度、果

斷、聰慧、正直，這些通常被用來刻畫古代中國男性的品質，被筆記作者毫

不吝嗇地使用在這些女性身上。相對一百多年前《景德傳燈錄》中曖昧的女

性禪修者形象，女性的地位無疑有了明顯的改善 68。除了筆記中的五位尼僧，

曉瑩對尼妙總也推崇備至，這在上文已經指出。這一對女性的重視可能來自

其師大慧的影響。《聯燈會要》（1183）所列大慧法嗣九人中就有二位尼僧妙

總和妙道，《嘉泰普燈錄》（1204）中又增添一位俗家女法嗣秦國夫人計妙真

（卒於 1156）69。而據《年譜》所列法嗣名單，還可以加上無際道人。這樣，

大慧被宋代禪林認可的女法嗣達到四位，位居宋代禪僧之首。此外，大慧全

體著述中向其學法問道的女性更為廣泛，總計人數近二十人 70。有意思的是，

大慧老師圓悟也表現出對女性參禪的格外支持，法嗣中列有三位女性 71。

　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這些女性即便成為寺院住持，也沒有正式傳法、

發展法嗣的記載。這使得她們在禪宗譜系中的作用類似於同樣從南宋起大量

產生的宋代居士法嗣，即只能被動地受法，而不能和僧人一樣有效地拓展法

系。因此，這些尼僧的宗教地位並不等同於僧人。就筆記中的尼僧形象而

言，她們往往不具備溫柔、賢淑等典型的古代中國女性優點，取而代之的是

強硬的態度和堅韌的意志。一些女性還積極吸收和使用男性禪師話語 72，以

比男性禪師更為乖張的方式觸犯清規或社會倫理準則，展現自己敢於破除一

切束縛的英雄氣概。比如，筆記中記載的尼慧光，在與男性禪師一同受命禁

中說法時，一方面以男性化的謙語「山僧」自稱，另一方面竟公然表示自己

無法可說，「以法衣覆頂」後下座 73。這些中性化或者男性化的描寫，實際

上透露出宋代禪門不甚徹底的平等觀，它們似乎暗示女性修行者只有在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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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女性特質、易裝為男性後，才有可能達到修行的終極境界。此外，只要

對這些尼僧的社會背景稍作考察就能發現，她們全部來自宋代社會頂層。當

時越來越被納入世俗政權控制之下的禪宗教團，一方面加強與中高層官員士

人的直接往來，以爭取國家寺院的出世機會，另一方面也通過對極少數宮廷

和官宦之家女性的接納和推崇，贏得她們背後家族和社會權力網絡的支持。

因此，我們不得不以辨證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女性在宋代中國父權社會和父權

宗教團體內取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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